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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去常 有 干
部下放一说。下
放下放 ，过 后 一
想就疑 窦 百 生。
为什 么 干 部 当 工
农叫“下 放”？

是工 农 比干 部低贱 ，还是干部 比
工农 高 贵 ？

如今 没 人整 干 部 ，整 知
识分子 ，下放 也早 已 成 为 历
史了 ，但 上 的 问 题 似 乎 又 越
来越 尖 锐 复 杂 起 来。到 处都
在提 倡 干 部 能 上能 下 ，究
其根 本 ，乃 是 因 为 干部 只 能
上不 能 下 ，或者 说 上去 容 易
下去 难。不 过这一 问 题仍 只
限于 那 些 原 本 就 是干部 ，或
者已 谋得一 官 半 职 ，而 进一
步去 追 求 大 乌 纱 帽 的 人。对
于不 在干 部 之列 的 人 来说 ，
实在是上去 难 ，难 于 上 青 天
了。

我有 几位 朋 友 ，年 富 力
强，又 都 毕 业 于 业 大 电 大 之
类，有 工作 能 力 ，有 些 人还 发 表
过不 少 作 品。曾 有 一 些 文 化 新 闻
单位 缺 人 ，想 调 他们 ，但 一 问 是
工人 身 份便只 好作 罢。还有 一位
朋友 ，以 合 同 形 式 在 某 报社干 了
多年 编 辑 ，但 由 于 不 是 “正 式 国
家干 部”，因 此 连评 定 专 业技 术
职称 的 资 格都 没 有。与 此 形 成 对
照的 ，是 好 多 单 位 又 拥 塞 着 大 量

的、平庸 的 “国 家 正 式干 部”，
既派不 上 大 用 场 ，又 裁不掉 ，想
调个 工作都 没 人要 ，就那 么 占 着
位子。无疑这现 象 是 极荒 谬 而 又
可笑 的 。

不过 在 改革 的 潮 流 中 ，这种
不合理现 象 也终 于 被 突 破 了 ，据
报载 ，首 都 钢 铁公 司 最 近 改 革 人

事制 度 ，取 消 工 人和 职 员 的
界限 ，凡是首钢人 ，不 论干
什么 工作 ，皆 称 “首 钢 工作
者”。全体工作 者 在政 治 上
享有 同 样 的 权 利 ，工 资 和 奖
金实 行 统一 标 准 ，其 余 的 均
按不 同 的 岗 位 职 务给 与 不 同
的对待。话说 明 白 点 ，就是
你干 什 么 工 作 是什 么 身 份 。
今天 烧 锅 炉 ，有 烧 锅 炉 的 待
遇，明 天 干工程 师 ，就有 工
程师 的 报 酬。既 不 存 在 上

（ 工转 干 ）的 麻烦 ，也 彻 底
消除 了 工 人干 部 之 间 人 为 划
分的 界 限，按首 钢 的 说 法 ，
这叫 “有 利 于 调 动 各 类 人 员

的积 极性和 人 才 的 成 长 、选拔。”
由此 看 来 ，原 来 那 种 不 合理

的人事 制 度 既 非 神 圣 不 可 侵 犯 ，
也并 不 那 么 坚 不 可 摧 ，有 志 改革
者只 消 举起 铁扫 笤 一挥 ，这 道 界
限就 没有 了 。我 想 既 然 首 钢 这 么
干了 ，而 且干 得 顺 应 潮 流 ，合 乎
民心 ，那 么 各地 各部 门 是 不 是都
可以 仿 而 效 之呢？

在改革的浪潮 中
征文

玉龙 腾 飞 （报告 文 学 ）
张宣 强

去年春上 ，紫阳人传
出这样的歌：“今天工业
三条龙，明 天变 成 三 条
虫。”当 地人都清楚：指
的是在该县三家企业 的三
位领 导 ，其名 都占 了一个

“ 龙”字 。
县农 机厂的 张 玉 龙

——三龙之一。
这张玉龙 ，上海人 ，搞过金融 ，五二年支援

大西北来的 ，如今 已年届六十。他在五十九岁 时
当上了 农机厂厂长 ，厂子 奄奄待毙 ，民意拥 戴他
挑这 个担子。别 看只是个九十 多人的小厂 ，人事
组合却十分 复杂 ，都是 当 地入 ，瓜葛理不清 ，亲
朋好友 、街坊邻舍。厂子是全民所有制，“铁饭
碗”，吃 国家的 ，互相 关照 ，彼此彼此。至于产
品无销路 ，生产 上不去 和亏 损什 么 的 ，关谁痛
痒？张厂长一上 任 ，偏从这 里开刀 ，换掉不适应
岗位的大小头 目 ，让有经济头脑有管理才能的人
上去。又 对工人来一次大整编 。车 间 合并 ，机器
编号 ，工人也编 号 。上班铃一响 ，对号入座 。这
一来 ，有十八人成了 “富余人员”。一块 巨石 投
入了 水潭 ，厂子不平静了 ！那个 “龙变虫 ”歌 的
出现 ，也就是这个时候 的事儿。

张厂长动真格的了 。
党政分开 ，实行厂长 负 责制。同 时 又 来 个

“厂长任期 目 标责任制 ”，厂 内 各车间 班组 ，又
分层施行承包责任制 ，以 质计件 ，按件计酬。跟
铁打交道的人 ，不再端 “铁饭碗”。

这个厂 ，以生产铁锅 为主 ，就说铁锅吧 ，是
家家 少不 了 的东西 ，照说市场广 阔。可在前些年

却积 压 卖 不 掉。原因
么，一是产品质量低 ，
二是厂长只管 出 产品不
理经营销 售。第一个原
因一眼可知 ，第二个原
因却 不是那么容易 弄清
的，不具备一定 的经济
头脑就会迷糊。张厂长
针对 这 两 点 ，来了 个
“ 两手抓”。一抓质量 ，要
把拳头 攥紧举高 ，让人
注目 ，要拿到产品质量

合格证书 ，
（ 投产十九
年了 还没有
一张合格证
书呢 ）还要

参加省上的评比 ，拿 名
次。于是 ，他 同 质检 员
一道下到 车间 ，严把产
品质量关，对 于 “厚薄
均匀 ，色泽一致 ，锅内
外平整光滑 ，锅边 平齐

” 一类质量 要求 ，一样
不合格就不准 出车间 。
二抓产 品经营 销 售。这
可是铲除 旧 路 子 的 变
革！有 史 以来厂家谁事
经营 ，都是把 货 倾给供
销部 门 ，让 他 们 处 置
去。他们说不行 啦要不
了啦 ，你又 怎 么样 ！他
们来个产销 直接 见面 ，
加入市场竞争。派 灵醒
人出去跑推销 。送 货上
门还包路途损耗，开了
供应会又开订货会，仅
订货 会上 ，就预订了 各
种规格的铁 锅九万 多 口 。这 数字 ，比八七年的生
产指标还超 出二万 多 口 呢。

1987年的农机厂 ，象一个挣 脱了 沉 疴 的 汉
子，很快展示 出 了 青春活力。对照一 下 它 的 昨
天，你能不为之一振 并 肃然起敬么 ！

我望 着墙壁 出神 ，正好看到玻璃框 里 的 “产
品质量 合格证书”。心 中 还 记挂着几件事呢。例
如：在 整编 过程中 被 “编 ”掉 的那十八名 “富余
人员 ”的情形怎么样呢？

“广开门 路 ，开发第三产业。”张厂长说 ，
“厂里为 他们提供 条件 ，或在厂办的 招待所 当 服

务员 ，或在厂外办修理门 市部，隶属关系不变 ，
还给厂里作贡 献呢。”

“工 人的工资情 况呢？”
“ 人均104元 ，最高可拿到124元，比 八六年

增长了 33%。”
“ 还有 人说 ‘龙变 虫 ’那

类话 吗？”我又 问 。
张厂长笑笑不作 回 答。
在改革大潮叠涌 的 今天 ，

真正的 龙是不 会 变成虫的 ，而
且永远是年轻的 ！

风雨 见精 神
翟荣 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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写作杂谈

满目 珠玑 见 诗魂
——评 《陕西工人报 》的几首诗

刘玉 华

《 陕西工人报 》副刊 经常 发
表一些尖锐泼辣 、瑰丽 奇巧 、妙
趣横生的小诗，深受广大读者的
欢迎。

尤其是那些讽刺诗，一反现代诗坛似是而非
悔涩难懂的某些形式主 义颓风，大胆 地 面 对 人
生，面对现实，针砭时弊，歌颂光 明，激励人们
关心国 家与人 民的前途。一首好的 讽刺诗，不但
讽刺 丑恶的 东西，而且要给人以诗的美感。要在
讽剌 中 树立 美的形象，这确是一种很困难的事 。
但有些作品却完美地做到 了 这一点。例如马新进
同志的 《一串连 漪 》（87年 12月 15日 《文
苑》），把生活 中 欺名 盗世、剽窃他人成果 、埋
没人才等丑恶现象刻 画得 淋漓尽致；“月 亮正给
星群作报告，报告的 题 目 是：怎样发光。”“猕
猴桃在 山 外成名 了，才在 山 里 受 到 应 有 的 尊
重。”“驴居然被选为千 里马，它 之所 以 入选 ，
是因 为 叫 得最响！”这里面没有 “啊”“吗”“
呢”“呀”，没有华丽 的词藻，也没有高妙的 韵
调节奏。月 亮 不能发光，它是靠太阳 的光 辉而显
得玲珑明 亮的 ，但它 没有 自 知 之明，却要大言不

惭地去给星
群做报告 ，
介绍如 何发
光的经验 ，
诗人只是通
过对生活细
致的 观察 ，
以比兴的手
法，有力地
讽刺了 剽窃
者的脸皮 之
厚，歌颂了
默默作出 贡
献的 “太阳 ”
， 在 这里 ，
诗人正是用
维妙维 肖 的

幽默，给人以高度的美感享受的。幽默就是美 ，
幽默就是 讽剌诗体现艺术美的方式，又如潇阳 的
《 动物篇 》（1986年 12月 19日 ），诗人
从对几种众人熟知 的 动物的 观察中 ，提炼出 具有
象征意味的特点 ，或展现真理 ，或提示教训 ，或
歌颂一件美好的 事物 ，读来 意 味 隽 永 ，妙趣横
生：“能歌 ，未必善舞 ；能舞 ，未必会歌。”这
大概是 指对人才的 不能求 全责备了。世 界上哪有
十全十美的人呢？要不 ，你看：“云 雀 的 歌声举
世绝伦 ，舞姿却 比 仙鹤逊色。”将人 才 使 用 不
当，就等于是叫 云 雀 去跳舞 ，让仙鹤去唱歌呵 ！
对于那些守着人才叫 唤 没人可用 的领导者 ，这首
小诗包涵的社会 意义的 容量 ，是很深刻 的 。

还有一些小诗 ，看 上去纯 粹是 描绘身 边琐事
的小玩艺 ，好 象不具备什么 “鲜 明 的 主题”。其
实，诗的 生命在于真情实 感 ，只 要是发 自 内 心的
真实的 感情 ，基调 又健康 ，同 样会感动读者的。如
杨春 才同 志的 《别 》（1987年 10月 27日
文苑 ）“又该 走 了 ，二十天的探 亲假 ，象一支烟
的燃烧 ，母亲把慈爱 包进水饺 ，父亲把关心塞进
提包 ，儿子呀呀学 语 ，送我个揪心的笑 ，唯有妻
子低着 头 ，不敢看表。”独特的细腻笔触 ，荡 气
迥肠的情愫 ，深深地打动 了千万牛 郎织女们的情
怀，产生对 温暖的 家庭的 怀念。如果我们的领导
者读 了 这首诗 ，为 他 们解除后顾 之忧 ，使他 们全
身心投入到 四 化建设 中 去 ，这 ，不就是 这首小诗
的社会 意义吗？又如 贺 明 同 志的 《贺年片 》《1
9 87年 12月31日 文苑栏 》“心的期 盼 ，化
做祝愿 ，飞到你身 边……于是 ，数九隆冬 ，仿佛
有一团火苗 ，在胸 中 燃烧……”一张小小的 贺年
片，洋溢着人类之间的 关怀和温馨 ，当年 ，在全

国“炮 轰”声 中 ，宋庆龄亲 自 签发送给刘
少奇一张贺年片 ，表达 了 她对 这位无产 阶
级革命家的 命运的 极大关注，这种战 斗的
情谊 ，曾 使身 处逆境的 刘 少奇同 志多 么激
动和 安慰啊 ！这首小诗 ，以小见大 ，抓住
贺年片 “搭架感情桥梁”的特 征 ，将小小
的一张纸片 赋予 了丰富 的 感情 内 涵 ，使人
既获得 感情上的满 足又获得 了 美 的 享受 。

当然好诗 不只 这几首 ，每次翻开陕西
工人报副刊 ，总觉得珠玑满 目 ，令人爱不
释手，可惜限于篇 幅 ，不能一一评介了 。

万事开 头难 （幽 默 画 ） 黄国 安 植树去 （木 刻 ） 罗保根

小站 黄 昏
闻频

本来 ，就 人迹罕 至 的 小 站
又值黄 昏
山坡上 无名 的 野 花开 了
没有 人知 道

野花开 着 小 站 的 青春
沟里 的 流 水也绿 了
也没 有 人知 道
绿水 淌 着 小 站 的 温 存

小站 ，和 群 山 共 一 片 阳 光
群山 和 小 站

又总 是一 同 步 入 黄 昏
远处 ，是霓 虹 灯 的 喧 闹
头顶 ，是 情 志 浮 浪 的 流 云
一切 ，她 都 看 得很清 楚
都看 清 楚 了 ，她
也就平 静 了 寂 寞 的 心

她的 位 置 在 深深 的 山 里
深深 的 山 里 头 ，也 有 知 音
小站 已 习 惯 这种 恬 淡 了

黄昏 里 又 凭 添 了 几 分 动 人
有幸 ，我能 在 这个 小 站 留 宿
那一夜 ，我领 略 了 她 的 芳魂
一手 拖 着 悠 悠 的 绿 水
一手抚摸 着 野 花 的 清 芳
……


